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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寸
不亂
方 芳

這
故
事
有
點
出
人
意
表
，
新
聞
界
有
位
朋

友
凌
晨
放
工
，
經
過
銅
鑼
灣
的
渣
甸
坊
，
看

見
兩
名
金
毛
青
年﹁
挾
持﹂
着
一
位
腳
步
浮

浮
長
者
，
直
覺
認
為
是﹁
打
劫﹂
。
新
聞
界

朋
友
於
是
在
後
監
視
，
正
撥
電
話
報
警
時
，

前
面
已
有
警
察
出
現
，
原
來
是
金
毛
青
年
的
同
黨

去
把
警
察
找
來
，
這
幾
名﹁
熱
血
金
毛﹂
正
在
救

助
暈
倒
的
伯
伯
。
看
來
有
些
事
情
不
能
單
看
表

面
。日

前
從
旺
角
乘
搭970

巴
士
返
南
區
，
本
人
坐
在

車
門
旁
的
單
個
側
座
，
因
而
讓
我
無
意
中
瀏
覽
車
內

人
物
百
態
。

一
位
坐
在
對
面
的
秀
氣
女
士
，
咿
咿
呀
呀
講
電
話

的
聲
音
，
先
吸
引
了
我
的
視
線
，
這
是
有
語
言
障
礙

的﹁
殘
疾
人
士﹂
；
一
位
南
亞
裔
男
子
，
向
司
機
查

詢
薄
扶
林
道
郵
政
局
，
坐
在
我
附
近
的
一
位
白
領

男
，
聽
懂
了
對
方
的
意
思
，
不
厭
其
煩
作
出
指
導
，

白
領
男
的
熱
心
，
也
引
起
了
我
的
關
注
。

在
蒲
飛
路
口
一
站
，
該
白
領
男
也
下
車
了
，
此
時

此
刻
，
對
座
有
語
言
障
礙
的
女
士
，
突
然
指
着
白
領

男
的
空
座
，
咿
咿
呀
呀
的
大
叫
，
原
來
空
座
留
下
一

疊
百
元
鈔
票
，
估
計
有
好
幾
百
元
。
此
刻
看
到
這
疊

鈔
票
的
，
還
有
我
和
失
主
鄰
座
的
青
年
人
，
一
時
間

大
家
都
不
知
所
措
。

巴
士
正
要
開
動
，
在
這
電
光
火
石
間
，
我
想
，
若

要
送
還
失
物
，
要
快
！
馬
上
喊
停
了
巴
士
，
因
為
我

對
這
位
白
領
男
有
過
關
注
，
認
出
他
的
衣
着
顏
色
，

着
青
年
下
車
追
趕
失
主
，
青
年
人
也
義
不
容
辭
下
車

去
跑
，
司
機
、
乘
客
也
在
關
注
這
動
情
一
幕
。
失
主

這
回
確
是
好
人
有
好
報
了
。

青
年
人
送
錢
後
跑
回
車
上
來
，
我
們
三
個
萍
水
相

逢
的
人
，
合
力
做
了
一
件
好
事
情
，
大
家
相
視
一

笑
，
陌
生
的
心
靈
擦
出
了
火
花
，
興
奮
在
平
靜
中
發

酵
。路

不
拾
遺
、
見
義
勇
為
、
扶
助
弱
小
，
這
些
優
良

品
質
，
香
港
人
還
是
可
以
驕
傲
的
。

熱血「金毛」

今
年
是
曹
禺
先
生
創
作
︽
雷
雨
︾
八
十
周
年
，

北
京
有
很
多
慶
祝
活
動
和
研
討
，
北
京
人
藝
分
別

在
北
京
上
海
演
出
這
台
經
典
名
劇
，
而
引
起
各
界

更
大
反
響
眾
說
紛
紜
的
，
卻
是
︽
雷
雨
︾
演
出

時
，
台
下
笑
場
。

︽
雷
雨
︾
誕
生
於
八
十
年
前
。
一
九
三
三
年
夏
天
，

曹
禺
還
在
清
華
上
大
學
，
此
時
正
和
低
他
兩
屆
的
元
配

夫
人
鄭
秀
相
戀
，
兩
人
約
好
暑
假
不
回
家
，
留
在
學
校

複
習
功
課
準
備
畢
業
考
試
，
其
實
是
一
雙
年
輕
人
想
多

些
時
日
在
一
起
。
兩
人
整
天
呆
在
清
華
圖
書
館
西
文
閱

覽
廳
，
一
張
長
桌
兩
人
相
對
而
坐
。
鄭
秀
回
憶
，﹁
他

時
而
發
楞
，
時
而
用
手
輕
輕
敲
自
己
的
腦
袋
，
時
而
用

手
撫
摸
右
耳
邊
的﹃
拴
馬
樁﹄
，
每
當
他
想
不
出
來
如

何
處
理
劇
中
關
鍵
情
節
或
者
突
然
靈
感
來
潮
，
就
狠
狠

地
揪
一
下
那
個
小
疙
瘩
…
…
名
叫
靈
感
球﹂
，
曹
禺
是

在
結
構
劇
本
︽
雷
雨
︾
。
劇
本
描
述
一
個
悶
熱
的
夏

天
，
劇
情
從
始
至
終
都
和
風
雨
欲
來
、
電
閃
雷
鳴
分
不

開
，
看
來
和
那
個
夏
天
的
北
京
有
關
係
。
曹
禺
埋
頭

寫
，
鄭
秀
用
工
整
絹
秀
的
字
跡
謄
出
。
傍
晚
，
兩
人
走

出
圖
書
館
，
荷
花
池
畔
小
山
石
上
，
曹
禺
對
喜
愛
戲
劇

的
鄭
秀
大
談
︽
雷
雨
︾
中
的
各
種
人
物
，
說
自
己
寫
着

寫
着
，
不
知
不
覺
迷
上
了
女
主
角
蘩
漪
。
八
月
，
曹
禺

完
成
︽
雷
雨
︾
初
稿
，
年
僅
二
十
三
歲
。
一
九
三
四
年
七
月
︽
雷

雨
︾
發
表
於
巴
金
創
辦
的
︽
文
學
季
刊
︾
，
一
經
刊
出
迅
速
走

紅
，
成
為
二
十
世
紀
中
國
百
年
話
劇
的
一
部
經
典
。
一
九
四
九

年
，
曹
禺
沒
有
按
照
鄭
秀
父
親
的
安
排
去
台
灣
，
而
做
了
北
京
人

藝
的
院
長
。

一
九
五
三
年
導
演
夏
淳
排
︽
雷
雨
︾
，
從
此﹁
雷
打
的
經
典
，

流
水
的
兵﹂
，
劇
本
不
動
，
演
員
更
替
，
每
一
版
的
演
員
都
是
劇

院
一
流
大
演
員
，
每
隔
一
二
年
就
會
上
演
一
次
。
今
年
，
首
都
劇

場
安
排
演
出
八
場
，
在
第
二
場﹁
公
益
場﹂
︵
此
場
票
價
十
到
四

十
元
︶
演
出
時
，
遭
到
台
下
哄
笑
，
這
種
情
況
很
少
在
人
藝
的
舞

台
上
出
現
，
引
起
台
上
台
下
、
行
內
行
外
廣
泛
議
論
。
演
員
們
心

裡
都
很
窩
火
，
正
經
的
台
詞
，
悲
愴
的
劇
情
，
台
下
卻
報
以
哄
笑

聲
，
實
在
難
以
接
受
，
這
點
我
完
全
理
解
。
觀
眾
說
，
笑
的
是
某

些
演
員
過
火
的
表
演
，
誇
張
的
服
飾
、
化
裝
和
音
效
，
我
不
在
現

場
，
沒
有
看
到
很
難
判
斷
。
議
論
大
致
分
兩
派
，
一
說
，
人
藝
和

演
員
要
檢
討
表
演
和
演
繹
，
不
能
怪
罪
觀
眾
；
一
說
青
年
人﹁
腦

殘﹂
，
不
懂
欣
賞
嚴
肅
戲
劇
；
在
此
，
姑
且
不
論
對
錯
，
但
有
一

點
行
內
人
都
知
道
，
曹
禺
一
直
認
為
舞
台
表
現
出
來
的
︽
雷
雨
︾

和
他
的
劇
本
有
差
距
。
︽
雷
雨
︾
第
一
版
上
演
時
，
坐
在
台
下
看

戲
的
曹
禺
，
急
切
地
跑
進
後
台
，
大
聲
說
：﹁
快
快
快
，
受
不
了

受
不
了
，
我
那
劇
本
裡
沒
那
麼
多
東
西
！﹂
平
日
斯
文
淡
定
的
他

實
在
忍
不
住
了
，
心
裡
在
着
火
，
才
會
做
出
如
此
舉
動
。
作
為
一

劇
之
本
的
作
者
，
我
特
別
理
解
，
這
種
衝
動
我
也
有
過
。
︽
雷

雨
︾
所
展
示
的
是
曹
禺
親
身
經
歷
、
親
眼
得
見
或
聽
說
，
導
演
和

演
員
的
二
度
創
作
，
不
一
定
有
那
種
親
歷
，
導
演
焦
菊
隱
強
調
要

﹁
體
驗﹂
，
就
是
要
深
入
理
解
劇
本
，
體
驗
作
家
，
將
導
演
自
己

的
創
造
性
與
劇
作
家
的
創
作
動
機
結
合
起
來
，
從
而
找
到
最
適
宜

表
現
劇
本
特
定
內
涵
的
舞
台
演
出
形
式
，
真
正
傳
達
出
劇
本
的
底

蘊
。︽

雷
雨
︾
像
中
國
一
樣
，
經
歷
過﹁
階
級
分
析﹂
、﹁
反
左
反

右
反
封
建﹂
各
種
浪
潮
，
時
至
今
日
，
曹
禺
心
中
的
雷
雨
，
究
竟

有
多
少
人
能
理
解
？

《雷雨》

嘉
芙
蓮
．
丹
露
，
法
國
一
代
電
影
女

神
。論

演
技
，
肯
定
有
人
︵
包
括
在
下
︶
認

為
不
及
非
常
實
力
派
伊
莎
貝
．
雨
培
；
論

甜
美
，
年
輕
時
朱
麗
葉
．
庇
樂
仙
無
人
可

及
。
歇
斯
底
裡
兼
美
貌
驚
人
當
然
是
伊
莎
貝
．

雅
真
尼
。
可
惜
讓
人
驚
喜
的
多
明
妮
．
仙
達
在

演
過
意
大
利
導
演
維
斯
康
提
及
貝
魯
度
奇
︵
一

九○
○

︶
巨
著
之
後
，
幾
乎
無
影
無
蹤
！

以
上
各
人
比
丹
露
年
輕
一
輩
。

丹
露
比
小
野
猫BB

碧
姬
芭
鐸
，
又
年
輕
一

輩
。看

丹
露
演
︽
雪
堡
雨
傘
︾
已
是
我
們
上
初

一
看
廉
價
公
餘
場
的
舊
片
回
顧
；
清
麗
脫
俗
，

一
見
難
忘
！
被
譽
為
當
時
世
界
第
一
美
人
，
實

至
名
歸
。

丹
露
演
過
無
數
電
影
，
也
有
過
無
數
著
名
情
人
，
叫
人

銘
記
的
作
品
不
少
︵
例
如IndoC

hine

︶
，
然
而
大
眾
認

她
；
丹
露
便
是
丹
露
，
作
品
、
友
儕
情
人
︵
一
代
時
裝
宗

師
，
聖
羅
蘭
摰
友
。
情
人
意
大
利
影
帝
馬
斯
杜
安
尼
，
二

人
從
未
結
婚
，
卻
養
下
孩
子
︶
都
不
及
她
的
名
字
、
她
的

面
孔
，
那
是
丹
露
，
獨
一
無
二
。
一
天
，
丹
露
離
世
，
墓

碑
大
可
簡
單
一
句
：
法
國
女
神
。

或
：
法
國
女
兒
。

剛
剛
看
過
丹
露
作
品
︽O

n
M
y
W
ay

︾
︵
她
的

路
︶
，
演
繹
一
名
年
過
六
旬
的
單
身
婦
女
，
上
有
關
係
不

差
的
嘮
叨
母
親
，
下
有
關
係
非
常
差
無
事
不
登
三
寶
殿
的

女
兒
，
還
有
自
嬰
兒
期
便
未
曾
見
過
的
外
孫
。
孤
獨
、
無

奈
、
優
雅
、
風
韻
猶
存
，
那
天
情
緒
低
落
，
走
出
她
與
母

親
合
力
經
營
的
餐
廳
，
將
一
股
腦
兒
苦
惱
拋
諸
腦
後
，
踏

上
汽
車
，
揚
長
而
去
！

其
後
一
切
發
生
的
人
與
事
只
是
女
主
人
翁Bettie

人
生

幾
片
浮
雲
，
作
為
觀
眾
，
我
們
透
過
電
影
影
像
，
細
觀
丹

露
演
技
；
其
實
更
多
是
細
看
往
昔
凡
間
美
神
如
何
面
對
踏

入
深
秋
人
生
。
她
沒
有
躲
起
來
，
骨
是
骨
、
肉
是
肉
，
稱

職
演
繹
角
色
。

這
路
，
不
單
止
電
影
故
事
，
而
且
是
丹
露
自
我
的
人

生
，
切
實
誠
摯
面
對
觀
眾
可
能
感
觸
、
可
能
讚
頌
時
光
荏

苒
自
她
身
邊

溜
過
，
雖
然

再
非
世
人
讚

歎
的
青
春
夢

裡
人
，
誰
在

乎
？我

們
只
在

乎
，
她
｜
｜

丹
露
！ 丹露之路

此山
中

鄧達智

這
個
暑
期
遊
走
於
歐
洲
、
美

洲
及
台
灣
等
地
，
感
受
到
前
所

未
有
的
酷
熱
，
因
而
思
考
炎
熱

其
實
是
主
觀
的
還
是
客
觀
的
這

問
題
。

西
班
牙
馬
德
里
高
地
的
夏
天
似
乎

最
易
適
應
，
雖
然
是
萬
里
無
雲
，
但

有
教
堂
和
綠
樹
遮
蔭
，
最
有
效
的
還

是
西
班
牙
人
對
待
熱
天
的
態
度
。
他

們
不
受
燥
熱
影
響
心
情
，
索
性
關
門

午
睡
，
讓
陽
光
孤
寂
地
灑
進
屋
園
。

下
午
四
時
半
，
人
們
陸
續
走
出
家
門

到
廣
場
乘
涼
聊
天
，
當
太
陽﹁
無

到﹂
。
他
們
的
街
坊
茶
餐
廳
是
消
暑

勝
地
，
飲
冰
配
小
鰻
魚
三
文
治
，
一

條
條
嬰
兒
鰻
煮
熟
了
還
像
在
努
力
攀

出
麵
包
，
趣
意
分
散
了
人
們
對
酷
熱

的
注
意
，
浸
淫
在
社
群
的
熱
鬧
和
親

密
裡
。

英
文
流
行
歌
裡
說
南
加
州
永
遠
不

下
雨
。
七
月
份
在
洛
杉
磯
的
海
岸
便

見
證
了
旱
熱
的
厲
害
。
車
子
沿
聖
達
蒙
利
加
、

馬
利
布
等
北
上
，
熱
風
幾
乎
把
人
蒸
發
掉
；
弄

潮
兒
在
滑
浪
，
皮
膚
都
曬
得
黝
黑
；
似
乎
熱
浪

使
人
放
浪
形
骸
，
失
掉
了
理
性
，
哪
怕
是
長
居

於
那
海
岸
的
藝
人
、
作
家
或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的

可
人
兒
。
但
酷
熱
在
洛
杉
磯
還
是
為
娛
樂
雜
誌

而
設
的
，
比
堅
尼
三
點
泳
衣
、
誘
惑
與
緋
聞
。

但
香
港
的
夏
天
也
說
着
主
觀
的
故
事
。
記
憶

中
少
年
時
代
的
香
港
，
夏
天
滿
是
格
格
風
扇
聲

中
噴
面
的
熱
風
；
手
執
草
扇
亦
不
見
得
清
涼
。

那
時
沒
有
十
五
度
攝
氏
溫
度
的
商
場
，
計
程
車

廂
也
沒
有
空
調
，
人
們
還
得
禮
貌
周
到
地
穿
西

裝
與
絲
襪
，
涼
鞋
露
肩
裝
不
是
好
東
西
。
但
我

們
的
能
耐
也
極
高
，
因
為
未
賺
錢
者
不
能
進
入

有
空
調
的
空
間
消
費
，
頂
多
到﹁
美
而
廉﹂
飲

冰
。
夏
天
加
初
戀
，
每
天
都
在
滲
汗
。

酷
熱
是
人
為
的
，
也
是
主
觀
的
。

酷熱是主觀的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美
國
放
棄
了
拉
丁
美
洲
不
去
經
營
，
跑
到
了
亞
洲
來
，
打
朝
鮮

戰
爭
，
打
越
南
戰
爭
，
打
阿
富
汗
戰
爭
，
打
伊
拉
克
戰
爭
，
還
要

到
處
發
動
顏
色
革
命
，
到
處
樹
敵
。
最
近
還
要
軍
事
上
包
圍
中

國
，
動
作
非
常
惹
火
。
為
什
麼
一
個
經
濟
實
力
雄
厚
的
大
國
，
不

可
以
與
鄰
為
善
，
助
鄰
致
富
？
關
鍵
在
於
美
國
的
產
業
結
構
，
美

國
根
本
就
沒
有
什
麼
製
造
工
業
，
美
國
最
好
的
工
業
就
是
軍
火
工
業
和

金
融
業
，
利
潤
頗
深
。
若
果
世
界
不
斷
有
戰
爭
和
金
融
危
機
，
美
國
就

發
大
達
，
這
就
注
定
了
美
國
必
然
推
行
損
人
利
己
的
外
交
政
策
，
不
斷

在
別
人
的
國
家
製
造
動
亂
，
在
國
與
國
之
間
故
意
挑
撥
離
間
，
搞
分

化
，
製
造
矛
盾
，
結
成
軍
事
集
團
對
抗
，
反
正
別
的
國
家
之
間
有
紛
爭

或
者
戰
爭
，
美
國
就
可
以
推
波
助
瀾
，
製
造
戰
爭
，
鼓
勵
軍
火
武
器
的

競
爭
，
美
國
就
可
以
出
售
武
器
，
大
撈
一
筆
。

所
有
問
題
的
關
鍵
，
是
美
國
的
主
流
思
想
要
推
行
霸
權
主
義
，
控
制

世
界
一
切
，
讓
世
界
各
國
服
從
美
國
的
利
益
。
所
以
，
不
論
什
麼
人
擔

任
美
國
總
統
，
他
的
目
標
仍
然
是
保
留
美
國
霸
主
的
地
位
，
搞﹁
再
平

衡
政
策﹂
。

然
而
，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經
濟
實
力
近
年
壯
大
了
，
美
國
從
來
都
不
會

幫
助
發
展
中
國
家
加
快
發
展
，
這
樣
就
促
使
發
展
中
國
家
進
行
合
作
，

團
結
起
來
，
尋
求
更
加
公
正
的
國
際
社
會
秩
序
的
客
觀
需
要
。
美
國
人

在
干
預
別
國
的
內
政
的
時
候
，
高
舉
民
主
的
大
旗
，
指
別
的
國
家
的
政

府
不
民
主
，
然
後
扶
植
親
美
反
對
派
上
台
。
結
果
，
發
展
中
國
家
一
起

說
：
我
們
需
要
國
際
秩
序
的
民
主
，
不
能
由
美
國
一
個
國
家
說
了
算
。

這
就
使
美
國
失
去
了
道
德
高
地
。
美
國
陷
入
了
非
常
被
動
的
局
面
。

中
國
恰
好
看
到
了
這
一
點
，
決
定
把
發
展
中
國
家
組
織
起
來
，
建
立

更
加
合
理
的
國
際
秩
序
，
要
求
國
際
環
境
的
和
平
和
民
主
。
中
國
因
為

擁
有
四
萬
億
美
元
的
外
匯
儲
備
，
過
去
把
這
些
資
金
投
放
在
購
買
美
國

國
債
方
面
，
壯
大
了
美
國
，
反
過
來
讓
美
國
欺
負
自
己
。
現
在
中
國
已

經
改
變
了
策
略
，
把
這
些
寶
貴
的
外
匯
，
用
在
建
立
金
磚
五
國
銀
行
方

面
，
支
持
第
三
世
界
發
展
基
本
建
設
，
發
展
民
族
工
業
，
建
立
新
的
貿
易
集
團
。

這
五
個
國
家
的
人
口
差
不
多
佔
了
世
界
人
口
的
一
半
。
美
國
再
想
控
制
發
展
中
國

家
，
就
非
常
困
難
了
。

中
國
還
有
一
道
絕
招
，
就
是
把
中
國
興
建
高
速
鐵
路
、
高
效
能
智
能
的
電
網
、

核
子
發
電
站
、
水
利
工
程
的
技
術
，
交
換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石
油
和
鐵
礦
，
平
等
互

利
，
讓
這
些
國
家
加
快
發
展
的
速
度
，
建
立
自
己
的
民
族
工
業
，
建
立
新
型
的
市

鎮
，
解
決
就
業
問
題
。

和
平
與
發
展
，
已
經
成
為
世
界
的
潮
流
。
中
國
的
外
交
政
策
，
給
世
界
各
國

帶
來
利
益
。
美
國
的
外
交
政
策
，
給
世
界
帶
來
種
族
仇
恨
和
對
抗
，
內
戰
和
紛

亂
。 美國的外交出現了大盲區

雙城
記

何冀平

古今
談

范 舉

母雞下蛋是很平常的事，母雞長到一定的時候
就開始下蛋，這是自然規律。母雞下蛋之前叫聲
不一樣，有經驗的老阿婆一聽就知道母雞要下蛋
了，於是就會事先備好一個窩讓其下蛋。窩裡會
鋪上一些乾草，好讓母雞下蛋時不會把蛋碰破壓
破。母雞下蛋有時也未必一定要在事先備好的窩
裡下，有時會躲到外面某個草垛裡，自己弄個窩
就在裡面下蛋，讓母雞主人好找。有時也會因此
生出許多麻煩出來，甚至造成大大的誤會，甚至
可能發生一些意外乃至危險。
母雞下蛋之前的叫聲，不只讓有經驗的老阿婆
聽得懂，連樹上的麻雀好像也聽得懂，每當母雞
要下蛋的時候，屋前屋後的樹上都會引來許多麻
雀，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好像在討論明天如何分
享母雞下的蛋一樣，有時爭論得互相不服氣，麻
雀與麻雀之間也會拚個你死我活，從樹上戰到地
面上，又飛上屋頂繼續搏鬥。麻雀拚命的樣子同
樣很殘暴，互相不服氣，一邊用尖尖的嘴巴啄對
方的頭和身子，一邊用利爪抓對方的羽毛，還用
叫聲助陣，但結果往往不分勝負，很快各奔東
西，算是扯平。或許鳥們其實已經分出勝負，但
我們不知道，因為聽不懂鳥語。再說，俗話說得
好，「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這方面至少
我是外行。
母雞下蛋的時候，經常有麻雀們在樹上、屋頂
上，有時還會飛落地面，好像緊盯着母雞下蛋，
隨時準備先下手為強，把裡面的蛋汁吃掉一樣，
可是往往難得有這樣的機會，或許麻雀們的心思
早被有經驗的老阿婆識破了，往往還沒下手蛋就
被老阿婆掏走了。那蛋一定還是溫溫的，拿在手
裡有一種很暖和的感覺。老阿婆掏到蛋以後，臉

上的笑容會很幸福，偶爾會下意識地朝着樹上、
屋頂上的那些麻雀們看一眼，不經意的一瞥似乎
就是對鳥們的嘲笑。我想，此時此刻，麻雀們一
定氣死了，一定對老阿婆恨之入骨，咬牙切齒。
或許，此時此刻，麻雀們一定又在互相埋怨，又
或者在互相探討如何才能得到那些雞蛋。又或
許，麻雀們根本就沒有偷雞蛋的念頭，只是人類
自己太小心眼又太小氣和多疑罷了，真是慚愧。
不過，有經驗的老阿婆也經常會有失手的時

候，母雞下蛋也太不聽話了，家裡樓梯下或牆角
專門為其備好的窩不用，躲到外面某個草垛裡下
蛋，有時候找都找不到，於是就懷疑被麻雀們吃
掉。其實，老阿婆雞蛋丟失，有可能是被某個淘
氣的孩子無意中發現並掏走，也有可能是被蛇吃
掉。蛇吃雞蛋是常有的事。蛇雖然是近視眼，可
牠往往在不動聲色間就把整窩的雞蛋全吃掉了，
這一切，或許都被樹上和屋頂上的麻雀們看得清
清楚楚，可麻雀們不是蛇的對手，只能當冤大
頭。
在過去，鄉下人靠養母雞下蛋過日子的大有人
在，但當時人們普遍都窮，小日子難過，母雞下
的蛋往往捨不得吃，多積幾個後會把它拿到市場
上去賣，然後換糧食或其它東西回來填補家用，
儘管那時的雞蛋很便宜，一個雞蛋也就一毛錢左
右，但還是要拿去賣，因為糧食或其它東西似乎
比雞蛋重要，因此靠養母雞下蛋過日子的人不
少。不過，不知為什麼，當時的人們頭腦就是不
靈活，不懂得多養幾隻母雞來下蛋，這樣不就連
自己也有雞蛋可吃了嗎？轉念一想，也能理解，
在當時養太多隻母雞會被當成走資本主義道路，
果真如此，不但雞沒了蛋也沒了，還可能會被抓

去遊街示眾，輪番批鬥，有誰敢冒這個險？因此
只能是小打小鬧，大都只養一兩隻母雞而已，而
且大都是無助的孤寡老人在養，藉以維持生計。
過去，鄰村一個老阿婆就是靠養母雞下蛋過日

子的，她生有一兒一女，但都很窮，老伴又撒手
先走，自己為了自保就養了兩隻母雞，這兩隻母
雞也算是很有良心，或者說很懂事，彷彿比自己
親生的兒女還孝順，很會生蛋，就這樣讓這位老
阿婆能夠生存下來，也因此她視這兩隻老母雞為
己命，比自己親生的兒女還親。可是，有一次她
也因這兩隻老母雞而冤枉了一個「好人」。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老阿婆在屋簷下築了個

簡易的雞棚，母雞就在裡面下蛋。那一陣子，老
阿婆的母雞下蛋後經常不見了。那個時候，村裡
有個小伙子，整天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經常幹
些偷雞摸狗的勾當，影響很壞。於是，老阿婆就
懷疑雞蛋是被他偷走的，於是就經常對着他指桑
罵槐，起初，那個小伙子看起來很生氣，幾次欲
向她解釋說沒有偷她家的雞蛋，沒想到老阿婆不
聽他的，反而更認為雞蛋是他偷的。後來，有一
天晚上，老阿婆正在睡覺，忽聽到外面有動靜，
老阿婆認定一定又是那個壞小子在偷她的雞蛋，
於是，悄悄起床，拿着一根棍子，準備開門去打
他，然後人贓並獲，讓他無可抵賴。可是，他從
門縫裡往外觀察了好一陣子卻沒有發現那個壞小
子的影子，正覺奇怪，心想可能走了，一看母雞
還在下蛋，也就放心，打算回床睡覺。這個時
候，她突然發現床帳上似有東西在晃動，感到似
乎不對勁，於是就擰亮電燈。這一擰本不打緊，
燈一亮把她嚇得顫顫發抖，本來就已進入殘花敗
柳之際，哪堪又遭此驚嚇，好在也就早已到了視
死如歸的年齡，一陣驚顫之後馬上鎮靜下來，知
道那是一條大蛇。只見那條大蛇約有一米多長，
倒掛在床前的一條鐵線上，那條鐵線平時是用來
掛布簾的，早已不用掛了。那條大蛇用尾巴勾住
電線，頭伸直往下垂着。令老阿婆大感意外的

是，那條大蛇不但沒有半點惡意，還張口吐出一
大堆的東西，仔細一看，竟然是雞蛋清和蛋黃。
老阿婆似有所悟，心知自己冤枉了「好人」。那
條大蛇吐完蛋清蛋黃後掉頭十分疲倦地從窗口游
走。第二天一大早，老阿婆提着一小籃子的雞蛋
上門去給那個壞小子「負荊請罪」，沒想到那個
壞小子大受感動，從此改邪歸正，不再做偷雞摸
狗的勾當，幾年後竟成為村裡發家致富帶頭人。
有時候，一件小事也能改變一個人的命運，一個
人也可能被某個意外的場景影響終身，真是如
此。
其實，母雞下蛋的佳話還有很多，但已經不必
再多說了，看來善念確可度己亦救人，還會有更
多的啟示。事實證明，在這個世界上要鬧明白的
事情實在太多了，但不諱言，在這個世界上，我
不明白的事情還有很多。類似那條大蛇為何會在
半夜前來悔過，還給那個壞小子「不白之冤」？
而那個壞小子又為何會在一念之間幡然醒悟，從
此洗心革面，上演「浪子回頭金不換」的人間喜
劇？難道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或有神明在
暗中指點迷津嗎？毫無疑問，這是很極端的一
幕，有些人可能會認為這是作者編撰的，而我要
說，這是千真萬確的事情。

母雞下蛋

百
家
廊

盧
一
心

除
了
我
在
劇
團
工
作
時
因
工
作
需
要
而

經
常
重
複
觀
看
同
一
劇
目
之
外
，
直
至
今

天
，
我
看
得
最
多
的
劇
目
應
該
是
︽
笑
之

大
學
︾
，
共
看
了
四
次
。

第
一
次
看
︽
笑
︾
劇
，
陳
文
剛
飾
演
劇

作
家
椿
一
，
鄧
偉
傑
飾
演
審
查
官
向
坂
睦

男
。
二
人
的
演
繹
令
人
擊
節
讚
賞
。
我
覺
得

他
們
的
演
技
勢
均
力
敵
，
平
分
春
色
。
可
惜

香
港
舞
台
劇
獎
的﹁
最
佳
男
主
角
獎﹂
只
有

一
個
，
結
果
由
後
者
捧
了
獎
。
其
實
無
論
賽

果
如
何
，
我
都
會
為
獲
獎
的
那
位
高
興
，
同

時
亦
替
失
落
獎
座
的
那
位
感
到
不
值
。

第
二
次
看
︽
笑
︾
劇
是
因
為
二
人
掉
換
了

角
色
，
我
很
想
看
他
們
在
互
演
對
方
的
拿
手

角
色
時
會
有
怎
樣
的
效
果
。
他
們
沒
有
令
我

失
望
，
演
出
依
然
成
功
，
證
明
兩
位
都
是
能

演
多
元
角
色
的
演
員
。

第
三
次
看
︽
笑
︾
劇
的
目
的
是
讓
剛
升
上

中
學
的
小
侄
兒
嘗
試
看
一
齣
高
水
準
的﹁
大

人﹂
話
劇
。
我
同
時
兼
任
他
的
私
人
戲
劇
導

賞
員
，
引
導
他
明
白
此
劇
的
主
旨
和
優
點
。

在
數
年
間
看
了
三
次
同
一
齣
劇
，
我
覺
得

已
經
足
夠
。
因
此
，
這
個
由
文
剛
退
居
幕
後

出
任
導
演
，﹁
軟
硬
天
師﹂
分
飾
二
角
的
版
本
本
非
在
我

﹁
看
劇
名
單﹂
之
內
。
不
過
，
經
不
起
文
剛
盛
意
邀
請
，

我
還
是
捧
了
他
的
場
，
第
四
度
看
︽
笑
︾
劇
。

︽
笑
︾
劇
還
有
一
個
令
我
欣
賞
的
原
因
是
非
常
優
秀
的

劇
本
，
三
谷
幸
喜
這
個
創
作
真
有
令
我
驚
為
天
人
之
感
。

這
個
一
桌
二
椅
的
劇
本
其
實
是
一
個
悲
劇
：
當
日
本
在
戰

爭
時
，
劇
作
家
沒
有
創
作
自
由
，
所
有
劇
本
必
須
交
由
政

府
審
查
。
審
查
官
想
盡
方
法
令
劇
作
家
知
難
而
退
，
收
回

他
的
喜
劇
劇
本
，
但
後
者
卻
鍥
而
不
捨
，
即
使
數
天
未
寐

也
依
着
審
查
官
的
刁
難
要
求
修
改
劇
本
。
經
過
數
天
的
相

處
，
審
查
官
不
自
覺
地
被
他
那
份
堅
持
執
着
的
藝
術
家
精

神
感
動
，
竟
然
不
自
覺
地
幫
忙
修
改
和
排
練
！
可
惜
因
二

人
立
場
不
同
，
審
查
官
到
頭
來
還
是
命
令
劇
作
家
將
劇
本

改
成
一
個
毫
無
笑
位
的
劇
本
。
全
劇
最
扣
觀
眾
心
絃
的
戲

應
是
在
最
後
一
幕
，
劇
作
家
不
顧
審
查
官
之
命
，
將
劇
本

修
改
成
令
從
來
不
懂
笑
為
何
物
的
審
查
官
大
笑
了
八
十
二

次
，
原
因
是
他
翌
天
便
要
入
伍
，
所
以
他
在
可
能
隨
時
為

國
捐
軀
前
豁
了
出
去
，
寫
下
他
最
得
意
的
喜
劇
。

這
本
來
是
一
個
非
常
悲
哀
的
劇
本
，
才
華
橫
溢
的
劇
作

家
只
可
以
在
置
諸
死
地
而
後
生
的
情
況
下
才
敢
拚
死
創
作

出
天
皇
禁
止
引
人
發
笑
的
喜
劇
。
可
是
，
三
谷
放
棄
沉
重

的
討
論
方
法
，
改
以
喜
劇
手
段
包
裝
全
劇
，
叫
觀
眾
全
場

在
不
斷
捧
腹
大
笑
之
餘
，
也
深
深
感
受
到
自
由
創
作
的
可

貴
。
這
正
是
他
的
過
人
之
處
。

四看《笑之大學》 演藝
蝶影
小 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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